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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适龄幼儿来说，找个幼儿园

上学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刘曼的儿子新宇

属于“不普通”的那部分。

他们排队近一年，才等到“奇色花”幼

儿园的入园名额。为此，她对新冠疫情甚至

有些感激——因为疫情，一些排在他们前

面的外地孩子不得不放弃入园。“太多这种

孩子了，有的孩子排着排着，都到上小学的

年龄了，还没有排上，我们还是比较幸运

的。”刘曼说。

3 年前，两岁半的新宇确诊为孤独
症。在河南郑州的这所幼儿园，他和唐氏

综合征、脑损伤、发育迟缓或障碍等的小

朋友被称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每个班

按约 1∶7的比例接纳他们与普通儿童。
“奇色花幼儿园”从 26年前开始探索
学前融合教育。创始人蔡蕾坦言，自己起初

只是想让每个孩子都能进入幼儿园，“带着

一些现在看来高高在上的悲悯之情”。

尽管每年都有几十个孩子排队等候入

园，但“奇色花”没有扩大规模，收费和普通

学生一样，有的甚至还低一些。

幼儿园名气大了，有人建议在外地设

立分校或者连锁加盟，但蔡蕾觉得，就算成

立一个教育集团，能接纳的孩子也是有限

的，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包容力度和融合理

念的普及。

她和“奇色花”的老师们在河南省现有

的 100多所融合幼儿园试点园做巡回辅
导。她们的目标是：有一天提到学前融合教

育大家不再有“奇色花”，而是所有的幼儿

园都接纳所有的孩子。

他们将 26年的教育探索编辑成书。蔡
蕾发现，融合教育开展得越深、越专业，就

越能更好地理解普通教育的理念。

“任何一个植物园都不缺多种多样的

花草，同样，任何一个幼儿园都不缺各种各

样的儿童。融合是学前教育的必然，是幼儿

园的本质特征。”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

研究院院长、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

融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邓猛在为其中一

本书作序中写道。

1

刘曼的儿子 1岁半时，迟迟不会说话，
不和人对视，喜欢不停地转圈，最后确诊孤

独症。国内外有大量关于孤独症的研究，但

迄今没有人能确切解释病因，也没有特效

药和治愈方法。它每 20分钟就在地球上选
中一个孩子，不分种族、民族、家长的受教

育程度。

虽然“不相信、觉得不可能”，但诊断书

摆在那里，刘曼不得不接受。另一名母亲回

忆，从医院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抱着 3岁多
的儿子，眼泪止不住地流。孩子看了母亲一

眼，就去玩别的了，“他不会安慰你或是帮

你擦眼泪，或是疑惑你怎么哭了，完全不懂

母亲流泪这种情绪表达。”

刘曼开始寄希望于“6岁之前的黄金
干预期”“哪怕倾家荡产也得做”。

在康复机构教室外，刘曼们的焦虑与

守在奥数班门口的另一群家长没有太大区

别：嫌个训课安排的课时少，嫌孩子进步

慢，比较孩子⋯⋯回家给孩子继续补课、

巩固，“教到崩溃、发火，家里鸡飞狗

跳，生气时还会揍孩子。可孩子就是学不

会，没有进步。”

梁军和孤独症的女儿也走过相同的路

线——两岁半确诊，从家乡漂到省会城市，

在医院康复一年，康复机构一年半。

他直言，在医院康复最好的地方是能

走医保，在儿童的康复科，医保报销 40%至
50%的治疗费用。女儿在这里接受针灸、按
摩、经颅磁等治疗，梁军觉得效果不明显，

治疗不够有针对性。

他没找到合适的康复机构。全国连锁

的大机构，相对专业，但一个月的康复费用

需要两万元左右。小机构水平良莠不齐。

打从康复起，刘曼就停掉了工作，独自

带着孩子在外地租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

一年多，最悲观的时候，刘曼想，“带着孩子

一起死了算了”。

蔡蕾和同事们见过太多被焦虑包裹着

透不过气的家长。让她痛心的一个故事

是，一对双胞胎确诊为孤独症，夫妇俩带

着孩子在全国各地诊治，但都没有什么好

的效果，最后，在一个火车站，他们分别

带着孩子坐上往南、往北的火车，再也没

有带回孩子。

梁军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接纳女

儿确诊的现实。“她只是一个孩子，她并没

有错。”如果女儿长大了，还不太会和人交

流，那也可以选择一些不需要和人交流的

工作和生活，他更希望女儿“能有一些自理

能力和学习能力”。

两年多的治疗和康复一直指向一个目

的地，“要融入社会，要去学校上学，什么年

龄段要有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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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是每个想进入“奇色花”的特殊

需要孩子的必需环节。这些家庭，有的搜索

着新闻报道从其他省份找来，有的来自河

南郑州外的其他县市。

有家长尝试过把孩子送进家门口的幼

儿园，但孩子总是坐在教室的最后面，不参与

课堂，也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上学好像就是

教室里有一把椅子，有他的一个位置”。

还有的家长干脆坐进幼儿园陪读，但

也没能帮助孩子融入环境。

陈倩在孤独症儿童家长群里听说过融

合教育，她在网上搜“融合幼儿园”。她所在

的河南省，2014年 12月发布《河南省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开始在全
省每个县甄选 1-2所普通幼儿园开展融合
教育的试点工作。到 2020年 12月，河南省
全部 158个县共设学前融合教育试点幼儿
园 182所，省教育厅按照每所 10万元的标
准对试点幼儿园给予资金支持，用于资源、

教室、教师的培训以及设备采购。

这些幼儿园的名单向全社会公开。陈

倩第一次了解到底什么是融合幼儿园。“它

是有专业知识在里面的，不是说和普通孩

子一起上学就是融合。融合是对孩子有支

持的，每个阶段和领域有很多很小的发展

目标，怎么把这些目标嵌入到整个教学计

划中去。”

暑假前，陈倩和爱人开车带着孩子岩

岩从外地到“奇色花”参观和面试。

在这里，没有通过不了“面试”的孩子。

面试只是评估孩子各方面的能力，方便后

面编班入学。

面试时，幼儿园还在上课，陈倩的儿子

也喜欢课堂上的活动，他脱了鞋便和小朋

友一起搭积木。下课了，别的小朋友陆续坐

到垫子边上穿鞋，准备去集合，但陈倩的儿

子还待在原地，想继续玩。一个唐氏综合征

的“小糖宝”热心地走到岩岩面前，喊他一起

走。见他不动，便抓着他的脚往鞋里面塞。

“我的孩子很排斥和陌生人有肢体接

触，所以当这个孩子抓住他时，他本能地往

后缩，‘小糖宝’使劲往前拉，然后我孩子就

急了，拍了人家的脑袋，打了人家。”陈倩回

忆，自己当时紧张坏了，一边安抚“小糖

宝”，一边和孩子讲道理，向对方道歉。

两位园长和老师都在，他们没有一上

来说，看你孩子打人了，你孩子不能来我们

幼儿园上学之类的，反而很平和地看着她，

跟她讲不用这么紧张，他们很愿意接收小

朋友。

“别紧张，放松一些。”是家长听到最多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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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普通儿童的家长，在第一次来

了解招生情况时就会收到一份幼儿园开展

融合教育的简短介绍。他们必须要回答的

问题是，“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和特殊需要

的孩子一起上学吗？”

给孩子办理入托手续之前，幼儿园会

开 3次家长会。一个是招生说明会，所有家
长都参加。第二个需要普通生家长参会，介

绍幼儿园的理念，“认同每个孩子都是特殊

个体”。

另外一个是针对特殊需要孩子家长的

会议。第一次来参会的家长还带着在康复

机构时的焦虑，他们问，能不能给孩子派个

“影子老师”，费用他们按市场价格付，或者

从幼儿园提早放学，再去机构补补课？

蔡蕾能体会家长们的焦虑，“可能很多

家长都要带着孩子去试错完才会明白”。

一名普通儿童的父亲，20多年前是
“奇色花”的第一批学生。他记得那时只有

个别班级接纳智障孩子。幼儿园在当时受

到很多非议，普通孩子的家长把孩子转学

走了，怕被“传染”，周围的邻居觉得幼儿园

收一群傻孩子会“破坏风水”。

他为孩子选择“奇色花”，希望孩子能

从小学到一些优秀的品质，包括对特殊儿

童的理解包容，尊重和关爱等品质。更直接

的一个原因——“一个老师，她能这么耐心、

包容地对这些特殊儿童，我们的孩子这么可

爱，她会对我们的孩子更好，对不对？我们会

更放心地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些老师。”

他告诉自己的孩子，要接纳“那些小

朋友”。

但在孩子眼中，“那些小朋友”也没什

么不同。

蔡蕾在“一席”演讲时，分享过两个小

姑娘的友谊：源源和珂珂在幼儿园一起生

活了 3年。有一天源源的妈妈告诉蔡蕾，源
源说过生日时，想邀请珂珂来家里，可是自

己想不起来珂珂是谁。女儿向她描述，是那

个经常扎小辫、穿着花裙子、画画很好的小

朋友。妈妈还是不清楚。女儿又说，是那个扎

着粉色蝴蝶结的小朋友。妈妈立刻明白了，

自己眼中的珂珂是一个脑瘫的孩子，运动困

难、说话口齿不清。但女儿看到的，只是同

伴的衣服、蝴蝶结和她的美术作品。

幼师田亚红班上的一个孤独症孩子喜

欢数字，他能把玩具或食物拼摆成喜欢的

数字形状。被吸引的普通孩子在跟他互动

过程中，觉得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小朋友回

家问妈妈，我们班那位同学是怎么了，是因

为什么事情不爱和大家一起玩呢。妈妈愣

了一下，在思考怎么回答时，孩子自言自

语：“是不是他脑袋瓜里的小螺丝松动了，

所以他才这样。”

“孩子其实并不像成人能够明显感觉

到差异在哪里，他们会用很天真的方法去

解释或想象对方的情况，而不是觉得这是

一种障碍或者病态。”田亚红也发现，孩子

们也会“教育”家长。

小女孩豆豆和妈妈聊天时偶然提到班

上视障的孩子，妈妈引导她要多帮助对方。

但豆豆突然问她，为什么要帮助他呢？很多

事情他做得比我们都好，还要帮助我们呢。

还有的普通孩子家长从刚开始的质疑

到成为融合教育的倡导者。田亚红记得，班

上一个孩子的脸被一个孤独症孩子抓破好

几次，家长显得很淡定，从没批评对方或是

提出找家长，“普通孩子会互相碰到，特殊

孩子也会。”

尽管每年不愁招生，但蔡蕾坦言，自己

“没有经营和财务规划的意识”，20多年里
只有 5年不愁钱。最难的一次，面临闭园，
普通孩子家长更激动，“我们的孩子还有幼

儿园读，那些孩子怎么办？”

特殊需要的儿童比普通儿童晚入学两

周。在这段时间里，班上的老师会去家访，

拍照片和视频，向早入园的孩子们介绍即

将进班的小朋友的特点和爱好，他可能会

有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他遇到什么样的事

情时，我们可以怎么做。

幼师薛娇的班上曾有一个有攻击行为

的小朋友，因为语言发育迟缓，所以当他情

绪不好或是小朋友帮助他，他想表示拒绝

时，就会伸出手去掐对方。“所以我们会

提前讲，如果他伸手抬起来时，我们可以

握着他的手腕，或是用胳膊挡住，还可以

跑去告诉老师。如果他在上课的时候在教

室乱跑了，我们会有助教老师去帮助

他。”通过不断地引导，让普通孩子和特

殊孩子相互理解。

但老师们也走过弯路，担心其他小朋

友被伤害，他们尝试派一位专职老师到班

上，时刻跟着孩子，提供支持。但这让孩子

的情绪更加剧烈了。“因为这样，他就不是班

级的孩子了，变成了这个老师的孩子，给他

可能他并不需要的支持，阻碍了他的融入。”

幼儿园的环境也作好了准备。无障碍

卫生间和坡道，上倾 15度的椅子——帮助
特殊需要的小朋友调整中枢神经，集中精

力参加活动；户外每一片区域安放不同音

色的琴，视障小朋友可以用小锤敲击它们，

或是通过同伴敲击声，确认自己是在菜园

还是操场；孤独症和听力障碍的孩子对声

音敏感，他们的座位会远离窗户、空调和消

毒机；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也不必着急，教

师们做了图卡，在他们看来，非语言沟通可

以保护孩子的表达欲望，这远比让他们立

刻说出一句话更重要。

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明星时

刻”。孩子们围坐一圈，说出今日“明星”若

干细小的“时刻”。大部分句子都以“我喜欢

他”开头。患有多重障碍的孩子，小朋友喜

欢她“看书很认真”“上厕所的时候会关上

门”“受伤的时候会帮我揉一揉”“和我一起

做鬼脸”。孤独症的孩子，看到班级门开着

总要跑去关上，这个被贴上“刻板行为”标

签的在同伴眼中也被欢迎，“我喜欢他每天

回来都会先帮我们关门”。

梁军为女儿选幼儿园时并没有十分在

意这些细节，他觉得“老师有爱心就很好

了，如果有些专业知识就更好。”

他至今记得一个场景，女儿上学一个

多月了，但进入幼儿园还是站在原地不知

所措，找不到教室在哪儿。梁军隔着栏杆

站在墙外看得着急。这时，女儿的班主任

老师隔着二三十米大声呼唤孩子的姓名，

边喊边招手，“那种感觉就像看到自己的

孩子一样。”

梁军目睹了这一幕，觉得安心。“因为

老师和家长沟通时，语言可能会经过准备，

但这种环境下，那种自发的情绪，是内心感

情的真实流露。”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刘曼慢慢不焦虑

了。在康复机构，她一直想方设法让孩子赶

进度，每天像背着一座大山一样，孩子也变

得胆小，不开心。

现下，把孩子放进幼儿园，一整天见不

到孩子，她变得更想孩子，晚上回到家就带

着孩子各种玩。刘曼开始慢慢欣赏孩子，

“有一天可能不再关注别人，只关注到自己

孩子本身的时候，反而就轻松许多。”

孩子喜欢一直转圈，转多少圈都不晕，

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曾是让刘曼烦

躁的“刻板行为”，她恨不得经过“教育”，孩

子第二天就不再喜欢转圈了。如今，儿子喜

欢车的轮子，见到车轮都要去看一看，摸一

摸，有时候还想用嘴咬一咬。刘曼不再生

气，依着儿子多玩一会儿。

“我总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孩

子本来兴趣就少，难得喜欢一样。”她也不

再看什么成功案例，更关心怎么把一个目

标分成几个阶段，让孩子慢慢接受。

刘曼的儿子在幼儿园里交到了朋友，

那是另一名孤独症孩子。孩子不想去幼儿

园时，只要提到可以去找自己的朋友，就变

得高兴起来。大人们猜不透“小朋友之间的

吸引力法则。”

陈倩记得，有一天自己的手划破了，孩

子赶紧去拿了碘伏和棉签，一边帮她消毒

一边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来帮助你。”

“其实我很懂他，他做这件事情不是因

为特别爱妈妈或是特别关心你，只是因为

我会做这件事情，能帮助到你，很有成就

感。”陈倩说，“他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我

就觉得是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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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色花”第一次接收有特殊需要的儿

童是在 1996年。蔡蕾接手 5年的幼儿园在
周边有了不错的口碑，生存问题解决了，她

决定开始接收智力障碍的小朋友。

有人夸赞她有“残障和权利意识”。蔡

蕾坦陈，那时候自己没有这种意识，只是从

儿童出发，认为“他是个孩子，孩子得上幼

儿园，就这么简单。”

一听有智障孩子入园，普通孩子的家

长不愿意了，他们找蔡蕾谈判，接收这些孩

子的话，自己的孩子立刻转学。几天后，幼

儿园里 118个普通孩子转得只剩 31个。旁
边的公寓批评他们在墙上钉钉子的声音太

大，影响夜班工人午休，但实际上，幼儿园

离公寓还有一段距离。老师带孩子们出门，

人们躲得远远的，议论“收这些孩子的老师

肯定也有毛病”。

蔡蕾几乎无原则地接受残障孩子家长

的要求，有的要求从日接孩子变成周接，再

后来变成月接。“我几乎不看自己的能力、

压力，不看孩子的发展，一味地接受，而且

我会拿值夜班和奉献去考评我的员工，”蔡

蕾回忆，那时可能真的没有很好的残障平

等意识，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怜悯，“你看我

都能帮这么多家长了。”

幼儿园的融合教育也一直在摸索。聘

请来的特教老师和普通老师在教研会上吵

得拍桌子。特教老师更关注孩子的特殊性，

建议残障孩子应该单独编班，这样能学到

更多知识，他们拿出“证据”，比如一对一教

学的孩子学单脚站立或者认卡片，很快学

就会了。普通老师坚持残障孩子也是孩子，

也需要游戏性教学。

园长蔡蕾更倾向于后者，但因为缺乏

专业理论的支撑，她支持了特教老师的观

点，把残障学生分成两拨进行实验。

特教班的学习强度远比普通班级高，

孩子们每天的个训课、集体课排得满满的。

进步显而易见，但蔡蕾发现，这些孩子虽然

学得快，但总会有情绪，而且学会的知识很

快就忘了。枯燥而重复的练习让孩子们眼

里没有光了。

两个月后，一次意外的“事故”终止了特

教班。在一堂课上，特教老师短暂离开教室

时，门被学生反锁了。锁上门的孩子开始在

班里打其他同学，透过窗户，老师们意识到，

这名孩子总先看一眼窗外的老师，再动手。

蔡蕾凭直觉解释着他的行为，他在抗

议，他想和普通小朋友一起游戏。蔡蕾当

场决定，取消特教班，所有孩子都回普通

班学习。

随后的十几年，“奇色花”吸收着国内

外全纳教育的理念，从普教能力开始提升，

很快对残障孩子的支持也更得心应手。

“以前我们对学生是高管控的，比如老

师总是鞠躬 90度和孩子交流，现在想来姿
势也太丑了。但其实你只要到孩子跟前，蹲

下去，这才是尊重孩子，才是平等。”蔡蕾说。

在一次外部培训会上，有其他老师看

完课堂录像质疑，“奇色花”的老师和孩子

之间的互动好像有些不足，孩子在生活环

节，老师站在旁边都不动。前去参加培训的

老师问蔡蕾，要不要剪辑一下这段录像？

蔡蕾觉得大家提的意见没错，因为对

方一直是高管控的，他们的孩子对老师是

时时需求。融合教育让“奇色花”的教育更

细化，更有针对性，老师作为引导者和支持

者时是低管控的，孩子们是自主的。她建

议，以后再放这段录像时，可以和大家一起

讨论这个问题。

老师们每周搞教研会，做科研总结。比

如老师们都觉得同伴关系是一件具有挑战

的事情，那就会列入教研会里，通过不同的

案例和每个班的实际做法相互交流，研究

到底怎么样去做好某一个主题。

2015年，“奇色花”的老师开始配合河
南省学前融合教育发展支持中心，承担河

南省学前融合教育教师资格培训的课程设

计、主要授课任务和巡回辅导等。

转年，在英华残障人教育基金会和北

师大融合教育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奇色

花”学前融合教育资源中心成立，一批老师

开始去往河南各个县市的试点幼儿园，给

园长及老师们做培训，推动融合教育。

薛娇在试点园为老师们培训时发现，

试点园的老师往往先说，我没有专业的特

教知识，所以我没办法支持这样的孩子。还

有的担心特殊需要小朋友会有情绪问题和

一些攻击行为，导致家长们对幼儿园不满

意。所以是不是可以不接纳这些孩子。

“我也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毕业时

没有一点特教知识，但真正接触这些工作

后，我觉得没有特教知识不可怕，其实百分

之七八十的普教知识，能够支持到特殊需

要孩子了。”薛娇说，“因为缺乏了解，我们

会陷入恐惧的怪圈。”

2018年，河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在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增加了学前融合教育

课程，邀请蔡蕾和她的团队为学生授课。

邓猛认为，提高普通教师对残障孩子

支持的专业能力，一方面需要给普通师范

生增加融合教育通识课程，他和同事已经

着手在做这件事，先在国内选定 10所院校
作为试点，再逐步推广。另一方面需要在日

常教研或是培训中，普及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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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刚开始接收的那批被称为“智

障孩子”，后来是“残障孩子”。2002年，一
名国际志愿者来幼儿园，蔡蕾和同事们第

一次听到“特殊需要”这个表达。

“我们觉得蛮好听的，因为我们在幼师

读学前教育时，接受的理念也是在强调孩

子们的个别参与，接纳个别差异，”蔡蕾觉

得，做融合教育的实践越久，越会发现“特

殊需要”的概念越广，到后来发现，每个孩

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特殊需要的

时刻，在日常活动或生活中需要我们的特

殊支持。

2006年 12月 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残疾人权利公约》。2007年 3月 30日开放
供签字，包括中国在内的 81个国家及区域
一体化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仪式并签署了该

公约。

蔡蕾在网上下载了全文来学习，她试

图背下和教育相关的第二十四条。她用自

己的话总结就是，尊重差异，拥抱和接纳差

异。“也逐渐明白了‘残障’到底是什么，它

是人的身心功能的局限和社会环境综合作

用的结果。”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和同事们

开始反思幼儿园的教学。

比如说，某个孩子因为障碍类型和特

质，影响了他在幼儿园的学习，我们到底要

怎么办？他的特质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调

整的，我们就应该用“支持”的概念，融入到

教学和生活中。

蔡蕾解释，“支持”的很重要一部分是

改变环境和课程去支持孩子，用孩子的优

势带动短板。

陈倩用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故事解

释道，岩岩社交和语言表达能力很弱，但数

理逻辑非常强。在户外，老师带着孩子们一

起捡树叶，有孩子发明把树叶穿到树枝里变

成糖葫芦的玩法，陈倩的儿子也乐在其中。

他串完“糖葫芦”会数出个数，其他孩子带

着崇拜的眼神看着他，让他帮自己数一下。

“老师就会利用这个兴趣去支持他，在

和别的孩子互动的过程中，他的语言和社

会交往也得到了锻炼。”蔡蕾说。

岩岩也不喜欢大运动，不愿意跨跳。游

戏时，老师们就在他能跳到的第三个格子放

上数字类游戏的材料。其他小朋友可以不操

作这些数字继续向前跳，他可以拿着做好的

数字插板直达终点，帮小组取得胜利。

分组前，老师会提前告诉小朋友，岩岩

平时和妈妈住在一起，不像你们是爸爸带

着经常练习跨跳，所以他会慢一些。小朋友

们说，没关系，我们等他。“这样的过程也是

一个支持。”

“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我们都背过、考过无数次，”蔡蕾

说，“里面写得很清楚，比如其中提到尊重

个体差异，改变评价形式，我们可能在工作

中很难真正领会，但特殊需要儿童的存在

会唤起我们重新去反思这些要求。”

2022年 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
部等部门制定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年，适龄残疾
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7%。《计划》还
指出要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鼓励普通

幼儿园接收具有能接受普通教育的残疾儿

童就近入园随班就读，支持普通中等职业

学校和普通高中接收残疾学生随班就读。

刘曼和梁军开始帮孩子物色小学，到

底哪些学校能更好地接纳和支持他们的孩

子？他们所在的家长互助群分享着可借鉴

的经验，“在哪里上学”“如何跟学校沟通”

“要不要如实交代孩子的情况”。

蔡蕾统计过 2013年之后“奇色花”所
有特殊需要孩子的毕业去向，90%进入到
普通小学。

一个语言、视力、听力、运动等都有障

碍的孩子，走路会摔倒，家人觉得“可能要

戴着头盔生活一辈子”，去年上小学了。

他们跟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特殊需要

孩子，出生时因母亲难产缺氧导致孩子脑

瘫。进幼儿园时，他走路不稳，没有语言。幼

儿园毕业后，这名孩子又上了普通小学、初

中、职业中专，虽然学习知识上有很多困

难，但他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一直

有好朋友、好同学和帮助他的老师。

中专毕业后，他到一家物业公司工作，

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曼、梁军、陈倩为
化名）

我们的幼儿园

孩子们推着小车在赛路。 本版图片由“奇色花”幼儿园提供

幼儿园里的生日派对。

幼儿园里的“明星时刻”。

孩子们喜欢的搭建活动。

孩子们的游戏环节。 教室一角。 幼儿园里的清凉一夏。


